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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现代性、个体化与族性再致    

        ——一个 95后回族青年的自我民族志 
 

海洋1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深受“现代性”生活模式的影响。“反思性”成为当今现代性的特征，个

体在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自身社会性的塑造者，并在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重新

认知并批判性的接纳或重新认同先赋身份，在脱离家庭、社群后通过教育、职业等社会生活而自

致新的身份。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其自身的民族性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被淡化，

使得他们在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本文是一篇出生于回汉杂居地区的回族青

年研究者的自我民族志，通过生命史方式回溯个体历史的自我觉知过程，一方面追忆并反思对“民

族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关键事件，以揭示这些事件对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与机制，另

一方面也探寻个体本身获取自致身份的动力源于何处。 

【关键词】个体化；自我认同；身份自致；自我民族志。 

 

一、引言  

 

当今世界深受被吉登斯称为“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或模式的影响（吉登斯，2000）。在现代

性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既享受着现代性带来的诸多好处，也面临着现代性引发的新的问题，比

如全球化和工业化带来的频繁的人口流动，脱域机制带来的对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信任乃至依

赖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风险，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型。现代性逐渐渗透

进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如今现代性和个体化社会的背景下，自出生就被赋予“少数民族”和“穆斯林”身份但却

处在回汉杂居环境中的回族青年群体，当其脱离原有家庭和社会环境，嵌入学校等制度性场所并

开始“反思”自身“先赋”身份时，就常会产生自我认同上的困惑。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多元民族被建构于中华民族之一体，在这种特殊的现代性民族主义观与大一统政治观念精

妙结合的意识形态里，族群性是在体制化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逐渐被改造或融入中国特色

的现代性（即现代化建设中）的；其次，回族在同汉族的长期互动之中，其本身已经逐渐“汉化”，

生活在回汉杂居区的回族人在日常穿着和行为上几乎与周围的汉族人无异，也就是说回族与汉族

在日常生活中的区分度降低，而如前文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族的族群性更是被稀释；

最后，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扁平化，信息的

传播不再受到时差的限制，使得超越原有地缘和文化的认同边界的产生成为可能，对于回族青年

而言，各地发生的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穆斯林移民浪潮以及世界各地的

保守主义趋势都构成了新的对自己的冲击，以至于“族群性”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自己

到底是否要在现代性社会中选择成为一个“回族人”或一个“穆斯林”的问题。总结而言，就是

族性“再致”的问题。 

为了解答“我是谁”的问题，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回族群体，往往会从“与众不同”的家

庭历史资源和个人生活经历获取身份自致的因素，比如通过构建身体（强调原先在家庭生活中存

在的生活禁忌）、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让族群边界显性，以及获取关于伊斯兰教和回族“本质”

                                                        
1 作者为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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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等。在这一明确自我认同的过程里，已经脱离族群而进入个体化社会的个体，呈现一种看

似“逆现代性”但实际上却是主动地与原生体制脱离关系而实现个体自觉与实践的趋向，重新拾

起并强化自身的族群身份，在自觉地对原生体制的反思和对传统群体的认同中实现了现代化。简

而言之，就是完成了族性的再致。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从国内来说，西北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的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呈现日渐尖锐的趋势，民族冲突的报道屡见不鲜，而内地地区发生的民族

矛盾事件也往往随着发达的大众传媒迅速传播，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就国外而言，一方面与伊

斯兰教紧密相连的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家内部也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产生

了“重新理解伊斯兰”的流行。中国的回族群体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中国+回教”的传统，回族

也是一直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王珂，2016），但从中国开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尤其

是进入 2010 年以来，国内的回族群体，乃至其他被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呈现出愈发保

守的趋势，表现为在生活中越来越强调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生活习惯。本研究将聚焦于生活在中国

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回族青年群体如何应对这种切身群体和所属的社会文化间的张力。这一

群体的成长环境中没有或鲜有聚居穆斯林社群对其“自我身份界定”的影响，也难以接受到系统

性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但他们之中仍然有人保持着对穆斯林身份的鲜明认同。他们同非穆斯林一

样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接受了体制化的学校教育而非穆斯林经堂教

育，又在全球化浪潮下接触到了伊斯兰世界的信息，形成了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初步认

知，籍由信息时代的网络工具，形成了超越国家和地缘限制的文化认同边界，在这个“边界”上，

他们先赋的族性身份遭遇再度确认的机遇和危机，是否将先赋族性身份接纳为自致身份，如何在

“回族”和“穆斯林”的张力中界定出属于自己的族性身份的内涵与实践框架，都成为这些回族

青年的新的人生课题，也是当代族群研究的新议题。 

本研究通过对一个鲜活的个体成长史的回溯，对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青年保

持民族或宗教身份认同的过程及机制进行分析，探究民族或宗教身份的自我认同的保持何以可

能，又有什么因素会对这一认同产生影响。尤其是，按照现代性和个体化的相关理论，离开家庭

的个体应该会从家庭之外寻找因素以获取自致的自我身份，而引言中体现出的身份自致过程似乎

呈现回归家庭原生文化传统的看似“逆现代性”的趋势。综上所述，本研究尝试用现代性和个体

化理论去阐释个体重新向家庭寻求身份自致的因素同样也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是一种主动摆脱

原生体制的自觉的现代化实践，而不是反现代性的。 

 

三、研究方法 

 

（一）实验性地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即一种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将自我置于社会文化

背景上来考察的研究样式（蒋逸民，2011）。换句话说，也就是将笔者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以个

人成长史为主要的资料来源，考察自我在现代性、全球化和信息爆炸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自致现代

族群身份的行动，分析“族性自致”背后的形成逻辑。 

（二）生命史，对生活在回族聚居区却没有产生在反思中走向族性自致的朋辈群体和对并不

完全处于个体化社会的前一代际群体的个案访谈，搜集资料并与自身生命史相互参照，以期达成

三角验证。在生命史访谈中，重点关注个体离开家庭生活、进入学校和职场这两个关键时间点，

并在访谈中弄清个体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的时间点以及对此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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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察法，观察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习惯。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并不仅仅是自我噫语式书写，而是辅以对生活在回族聚居区却没有产

生在反思中走向族性自致的朋辈群体和对并不完全处于个体化社会的前一代际群体的个案访谈，

搜集资料并与自身生命史相互参照，以期达成三角验证。 

 

四、研究意义 

 

本研究是一个对研究者的研究，即以一名出生于回族家庭但处于回汉杂居环境中的回族青年

为研究对象，以生命史为主线，将生命史与现代性、个体化理论相融合，探究从家庭中脱离——

进入学校和社会并开始质疑“先赋身份”——在解决“我是谁”问题的过程中寻求传统因素的帮

助——强调“族群身份”和完成族性自致这一过程的动力。笔者希望借助自我民族志的方法，根

据自己难得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分析“身份自致”背后的动力与成因。 

学界对于自致身份的研究往往仅仅使用了“先赋—自致”这样一组对应的概念，而并没有深

入思考从“先赋身份”向“自致身份”转变的动力，对这一动力进行探讨是本研究的最大意义。 

 

五、自我民族志 

 

（一）不能乱吃东西：单位制、原生家庭与饮食禁忌 

我，95 后生人，出生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生活区的单位医院中，是遵循计划生育政

策的“光荣”的独生子。20 世纪末，虽然在经济改革浪潮中的单位体制已经濒临解体，但地方

上的一些处于龙头地位的单位仍有足够的资源为职工和家属提供各种福利，也就是维续着“单位

办社会”的体制。我和周围的孩子一样自出生就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福利，而教育福利无疑是

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生活区，从幼儿园到中学一应俱全，不用跨出大院大门

就可以接受到系统的教育。也正因如此，我在进入学校系统的初期基本都还无法与家庭生活脱离。

此外，单位制之下，哪怕是幼儿园之中都能窥察到集体性的影子，比如严格按照时间表和做规定

的事情，这样一来，只要日常生活中有与周围人不同的地方，就会明显感到自己是异类。 

我大概是在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因为每次早上

吃包子的时候老师都会把给我的包子里的馅儿挖掉，而每次的午饭几乎都是家里送来，偶尔几次

能够吃幼儿园食堂的饭菜，也只能吃老师许可我吃的那几个菜。幼时的我，并没有探寻为什么自

己在饮食方面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受约束的冲动，因为虽然说自己是离开家庭而进入学校了，

但进入单位子弟幼儿园的我，仍然处在家庭的“控制”之下，出于我是家中孙辈里的唯一男性，

且当时的年龄还很小，所以家里从祖辈到父辈都对我生活的各方面是“无微不至”，乃至我已经

习惯了家庭对我生活习惯的掌控。加上我父亲是比较严厉的，所以我并从诞生到进入小学，几乎

没有反抗过家庭，也没有发生过反抗家庭的契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脱离家庭的控制，或者说从家庭生活中抽离，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尤其

是当时因为有传言说单位子弟小学要裁撤，所以我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地方上的一个离家几个街区

远的小学，这就让我在空间上也远离了家庭。从家庭中抽离出来是很艰难的，一方面代表着权威

的长辈会强调不能在学校里乱吃东西（主要是父系长辈），并且以严厉的惩罚相威胁；另一方面，

挑选那一个小学的部分原因是那个小学有母亲认识的老师，可以借此了解我在学校的活动。即使

存在着出交通事故的风险，我父母仍然要求我中午走路回家吃饭（路程大约 15 分钟，要穿越两

条主干车道）。可见，在入学之初，家庭对我的控制仍然是很严的，而我的生活习惯也是在这一

时期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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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族与穆斯林：被动接受与主动反抗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清楚回族和穆斯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方面宣传机器号召着不要将

民族和宗教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无法用除了“伊斯兰”和“穆斯林”之外的标签来识别回族族

群。我最初接触到的“回族”和“伊斯兰”这两个名词是作为家庭形塑的一部分而被我接受的。

在家庭教育之下，尤其是通过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宗教实践（开斋节去清真寺做礼拜），我知道

了我是回族人，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是有别的，而回族人自生下来就都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

信奉唯一的神——安拉，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绝对不能吃猪肉的。然而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我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但不知道自己和周围的汉族人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自己不能吃

猪肉，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猪肉，也不知道吃了猪肉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了会受什么惩罚了。我第一次在生活习惯上主动反抗家庭，就是因为在食

堂吃了有肉松的面包。当然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我当时和父亲顶了嘴，说自己宁愿做汉族人，

因为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了父亲的耳光。这一次挨打让我明白“回

族”和“猪肉”是我父亲的一条红线，也让我“被迫”认同了自己是一个穆斯林。可以说，第一

次对“作为一个穆斯林”意义的批判性思考的尝试就这样被权威掐灭了。许多规范、价值观和行

为在还没有被我从知性上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我的父母、朋辈以及其他人的佐证和暗示而被吸

收和内化。不过，“穆斯林身份”或“回族身份”始终不是我首先拿来定义自己的标签，而我向

周围人提到自己是少数民族或穆斯林时，往往是为了标榜自己是与众不同以获得某种满足感，甚

至带有些许炫耀的成分。 

（三）知识与实践：身份认同的困惑 

进入中学后，我和周围人一样开始系统性地接受国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一方面我接受

学校教育的唯物主义理论，倾向于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而另一方面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推翻家

庭教育施加于我的有神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于这个冲突的存在，以及周围同学越来越多地问

起我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主要因为《穆斯林的葬礼》），使我萌生了深入了解什么是伊斯兰教的

念头。在一次参观老家的一个清真寺时，清真寺的阿訇给了我一本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世界观的

册子，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通过家庭来了解伊斯兰教。这本小册子介绍了穆斯林的五功，即念、拜、

课、斋、朝，与晨、晌、晡、昏、宵五拜，以及穆斯林不食大肉的原因。对我而言，收获就是可

以更明确地跟周围人解释伊斯兰教，也可以反驳部分好事者所谓的“猪是回族人的神或祖先”等

带有侮辱性的谬论；而收获之外，是我开始了对“自己是否是穆斯林”的反思。 

我毕竟是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区，除了在家里吃饭外，几乎很难吃到清真的食品。当进入中学

后，我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家庭生活而嵌入学校生活之中了，一个表现就是我一日三餐都不在家

里吃了，也就是说从饮食上来说我就不是一个穆斯林，或者说不是一个“规范”的穆斯林，更不

用说每天做五拜了。所以再当别人问起我时，我往往会否认自己是穆斯林，最多只说自己是回族。

按照巴斯的理论，族群认同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强化的，认同尤其显现在“边界”，族群内

与群体外的差异加强了群体内的一致性（巴斯，2016）。尽管不做五功五拜，饮食也无法严守禁

忌，但回族的生活习惯毕竟还是与汉族有很大差异，独“不吃猪肉”一条就可以清晰地将回族与

汉族分开，而“不吃猪肉”又是大众认知里的穆斯林最典型特征，所以我仍不能完全否定自己是

穆斯林。此外，族群并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主观上具有区分 “我群”与 “他群” 

的族群边界，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是族

群的最重要区分特征（巴斯，2016）。人类学家 Gabriele Marranci 在其著作中提到：“Muslim are 

Muslims because they consider themselves Muslims”（Gabriele Marranci，2008）。借用这些理论，

能够说明自我对自己身份的主观划归和外界对个体的划定往往决定了自我族群认同。举例而言，

回族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穆斯林，除了处于原生家庭文化环境而做出的自我划归之外，还因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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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众）习惯性地将回族人和穆斯林等同起来，即把回族人划归到穆斯林群体之中，所以也造

成了我在面临“穆斯林身份”时的纠结。 

（四）冲击与反应：族性自致？ 

当 2014 年举国震惊的昆明暴恐事件发生时，我还在上高二。当时网上也有很多“恐穆”言

论，而我不知道当时出于什么情感，就十分想为被攻击和污蔑的穆斯林群体申辩。我在 QQ 空间

发了一个呼吁保持民族团结的说说，得到了很多很多并不相识的人的转发，最后竟然得到了 5000

多赞，可见当时网络舆论还是倾向于将穆斯林和恐怖分子分开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暴恐事

件在国内和国际爆发，国内的网络舆论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向。进入大学后，我开始养成刷微博的

习惯。只要是涉及到回族维吾尔族等被认为是族教一体的少数民族或伊斯兰教时，都会有大批网

民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汉族民族主义的言论，将穆斯林称为“穆畜”，创造出许许多多

类似于“畜穆惊心”的侮辱性的词语。 

尽管我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但当我看到类似的言论时，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受到了

攻击而感到愤怒和委屈。此刻，我就产生了通过展示自己以反驳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划等号的言

论，将自己视为一个穆斯林的代表。而为了展示自己，我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地表露出自己是

一个穆斯林，比如在和同学聚会时会要求不要点有猪肉的菜或去清真菜馆聚会、在平时只去学校

的清真餐厅就餐等等。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我无形中明确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不同，也就是

作为回族人与汉族人的不同。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回族”或“穆

斯林”的身份标签来界定自己，这样似乎就是一个族性自致的过程。 

 

六、族性再致的理论逻辑 

 

（一）伊斯兰全球性、回族地域性与当代回族青年的身份张力 

回族群体之所以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上的困惑，是因为其由于家庭等因素的原因，往往具有

先赋的“穆斯林”身份，所以，回溯对伊斯兰人类学和回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回族群体的特殊性。 

人类学界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中叶（陈志明，2016），历经数十年的快速发展，

在如今形成了理解伊斯兰教的五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是以格尔兹为代表的理解伊斯兰为文化符

号，其核心观点是将伊斯兰教视为当地人诠释人生的世界观的一种文化符号，在礼仪、教条与神

话中成为被社会认受并世代相传的价值系统；第二种是以基士能为代表的理解伊斯兰为受访者的

主观演绎，其主要观点是伊斯兰信仰与社会因素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而忽视这些外在因素便无

法理解穆斯林受访者不同的宗教诊释和其他社会行动，于本研究而言，就不能忽视深受现代性、

个体化影响的社会对伊斯兰信仰的影响；第三种是以盖纳尔为代表的理解伊斯兰为高等文化与民

间信仰的钟摆，其主要观点是伊斯兰文明并没有因世俗化而消亡的原因为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打

破了高等伊斯兰和民间伊斯兰以往的循环关系，进而使高等伊斯兰逐渐压倒民间伊斯兰，这一种

观点着重探讨了现代性对伊斯兰文明的影响；第四种是以阿萨德为代表的理解伊斯兰为独特的宗

教传统，其核心观点是特强调伊斯兰传统和社会各个领域环环相扣，传统和各种社会条件互相纠

结在一起，学者惟有了解伊斯兰正统和传统才能真正了解穆斯林所身处的社会（Asad，1986），

此观点能够解释探究“真正”伊斯兰的本质主义倾向，也有助于理解全球化之下伊斯兰世界对中

国回族青年的影响；最后一种是以萨伊德为代表的理解伊斯兰为殖民主义的建构，其观点是西方

伊斯兰人类学传统从来没有跟殖民主义分开过，人类学的知识作为一种权力的论述给西方殖民势

力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类学所产生的知识至今仍无孔不入地在建构和扭曲伊斯兰社会，就如

塑造穆斯林群体为单纯而没有多元化的偏激恐怖分子形象一样，力图将伊斯兰文明“妖魔化”，

这就是萨依德批评西方的“东方主义”（何伟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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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穆斯林社会研究还是以历史和民族学较多，英文人类学的研究以杜磊著作较为人所

知，其研究对介绍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甚有贡献（陈志明，2016）。杜磊提到，一个人只要是穆

斯林，会被回族社区所接纳。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伊斯兰信仰，失去了作为这个信仰团体成员的资

格。汉人可以皈依伊斯兰教而成为回回，回族也因失去了信仰成为汉人（杜磊，1999），这一论

述可以解为“伊斯兰信仰”是回族族群认同的核心与根基，然而，进入个体化社会后，家庭、社

群对个体的影响削弱，“伊斯兰信仰”在身份认同中起的作用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大为削弱。 

（二）恐怖主义污名与回族对穆斯林身份的重归 

前文已经论述个体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今天容易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困惑，而产生这些困惑的

原因可以被归纳全球化浪潮下大众传媒对伊斯兰和回族的污名、脱域机制引发的对“清真”等符

号的信任乃至依赖、缺乏在“纯粹关系”中对自身的“自信”认识以及在“抽离-嵌入”过程中

不断形成的“自我文化”。这些原因都可以归于深受现代性影响的个体化社会带给个体的影响，

也都可以纳入“现代性”的理论体系中加以讨论。 

从现代性带来的影响来分析，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和历史都以

高度发达的社交网络为途径广泛传播，并形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围绕着这种知识体系又产生了新

的认同边界。最近十年伊斯兰极端教派引发的恐怖主义事件的由于社交媒体技术的更新达到了空

前广泛地传播，产生了一种理解伊斯兰教的新的知识体系，以及超越原有地缘和文化的认同边界，

这个边界是流动的渗透的，接触到这个边界的青年，深刻地卷入了与这个知识体系相关的认同历

程，比如大量人群就形成或认可“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的知识体系而成为“穆黑”，而边

界之外的群体则成为其口诛笔伐的对象。在这种情况社会上形成的广泛地对穆斯林和回族的污名

化，加重了回族青年群体的身份困惑。此外，还可以从现代性背后的动力机制来进行分析。 

“脱域”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之一，所谓脱域，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1998）。脱域机制有两

种类型，第一种是象征标志，第二种是专家系统，依靠象征标志对时空关系的延伸和专家系统将

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境中直接分离，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在有机会摆脱“时间空间”对自己的牢

牢控制之外，也产生了对“抽象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信任甚至是依赖（吉登斯，2000）。举

例而言，“少数民族”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作为一个和“汉族”相对应的概念，其并不会明确

告知所谓“少数”到底是因为什么，其和“汉族”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个体并不都具有民族学

或人类学的专业知识，而信任源于信息的缺乏。当一个人被冠以“少数民族”的身份时，他也不

一定明白自己和周围的“汉族人”究竟有什么区别，但他还是认可了自己与周围人是“有别”的，

因为他信任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如果不信任，他将难以在现代社会生活下去。于本研究，生活

在回汉杂居地区的回族青年，并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和同学、朋友有什么区别，至少从外貌上看

自己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自己要被称为“回族人”呢？“清真”作为回族认同的核

心（孙雨，陈纪，2016），如今却被“专家系统”认定是要被排除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为何自己

信任的符号会被专家系统所排斥呢？究竟应该信任“符号系统”还是“专家系统”呢？以上疑问

造成了回族青年对自身身份的困惑。 

由于脱域机制的存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越来越多地和陌生人打交道，这样就在现代社

会中产生了新的现象——纯粹关系的出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己被消解的关系，这种关

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信任可以不再用这

种关系本身之外的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

关的自我认同一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吉

登斯，1998）。前现代社会人们聚族而居，交往对象往往囿于自己的“差序格局”之中，而在现

代社会之中，生活圈子不断扩大，个人的身份不也仅仅为亲属关系所决定，比如一个人除了是父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3 

亲、兄长外，还可能是某俱乐部成员、某球队球迷会骨干等等。在这种关系中，信任的基础不一

定是多年的相知或外界的准则，而是基于一个判断对方值得信任。吉登斯提到，在功能良好的关

系中，每个人都是自主的并且确信自身的自我价值（吉登斯，1998）。自信是信任的基础，个人

能够在纯粹关系中寻求自我认同的因素。 

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回族在长期与汉族的互动中，一方面逐渐淡化了自身的

族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针对所生活地区的地域身份感。正如教科书上所言，回族是中国分布最

广泛的少数民族。正因为各地的回族都产生了对本地区的地域身份感，才使得回族产生了地域化

的分裂，即各个地区的回族具有相当的独特（立）性，对于作为个体的穆斯林而言，这也使得其

自身的现代化成为可能，因为地域化的分裂使得穆斯林有机会脱离原生群体而去发展与其他人的

纯粹关系。 

然而，回族青年往往不能对自己产生一个自信的认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

“回族”身份，此外他也难以在纯粹关系的互动中获取自我认同，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本应是特

殊的，互动关系并不能印证自己的特殊。所以纯粹关系难以提供给回族青年自我认同的因素，加

深了回族青年对自身身份的困惑。 

（三）自反的族群性：青年社会化历程中的身份自致 

“反思性机制”是现代性的另一大动力机制，“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

程之中”（吉登斯，2000）。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人们意识到今天的世界绝大部分是人类制造的，

而不是先赋的。由于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家庭内外，个体越来越成为组织其自身

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能动因素，个体在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自身社会性的塑造者，从而生涯日

益具有反思性（张爱华，2011）。如贝克所说，“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行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

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贝克，2011）。个体成为

自身生涯的规划者，教育开启了自我发现与自我思考之路，个体成为自我反思的主体，而社会流

动使人们得以建立独立于传统网络之外的网络，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宗教环

境中，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和决定，尽管在反身现代化社会中阶级差异和家庭联系依

然存在，但它们逐渐成为个体生涯规划的背景，而不是其决定因素（张爱华，2011）。 

在这些背景之下，文化领域兴起了“自我文化”现象，个体的兴起冲击了这种文化价值观，

关于道德和责任的全新想象正在逐步形成。“自我文化”强调“为自己而活”这样一种价值观，

个体本身具有了无需依托集体的独立价值，获得了文化上的重要性（李荣山，2012）。“自我文化”

现象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家庭、邻里、宗教等因素对个人自我认同的影响程度，使得个体既有机会

摆脱“先赋身份”，又要积极地从日常生活经历中寻找新的因素以自致为新的身份。在个体化社

会中，回族青年由于教育等原因脱离家庭和宗族生活而进入学校等制度化机构，在接受现代教育

的同时反思“先赋身份”的合理性，并在“自我文化”的加持下形成自己独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然而自致身份的过程异常艰辛，大多数回族青年最终仍不得不回归家庭，从独特的家庭生活中寻

找因素来形成自致身份，这一过程就是族性再致的过程。 

 

七、反思的生命史：从先赋走向再致 

 

生活在非聚居区的回族青年，其身份自致的因素来源的原则有一个排斥家庭到回归家庭的过

程，而关于其宗教身份或民族身份，也有一个被动接受到主动强调的过程。在这些转变之中，现

代性无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将通过对自己生命史材料和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探究和论证现

代性在先赋身份向自致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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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与穆斯林的个体化 

1. 对专家系统的依赖。现代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传媒方式的现代化使得知识

能够更广泛地传播，交通方式的现代化使得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成为一种常态，信息技术的革新

拉近了整个世界的距离，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知天下大事。现代性使得知识能够改变个体的认同体

系，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和各国历史上发生的事都以高度发达的社交网络为途径广泛

传播，并形成为一种知识体系，而围绕着这种知识体系又产生了新的认同边界；而在知识指导下

的显露民族和宗教边界的实践则使得生活在非聚居区的回族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伊斯兰理念

和价值观的内化，从而主动接纳了自己的宗教或民族身份，而主动接纳的宗教民族身份会更进一

步地使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宗教边界被强调和显露。 

具体来说，现代教育体系和媒介系统的存在不仅使得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比如教义等，能

够被普通人所接触，使之能够使用这些知识来指导或反思自己的实践。举例而言，广泛传播的知

识建构了“规范”或“真正”的穆斯林形象，即严格按照教义的要求做五功、做五拜。我曾经借

一门课程调研的机会参观了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并与清真寺的韩阿訇做了简短的交流。当问及什

么人才算是穆斯林时，韩阿訇说： 

“只有拥有信仰的人才是穆斯林，有的人是回族，是维吾尔族，但他们心中没有信仰，没有

对真主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不是穆斯林，他们是回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都不代表他们生下来

就是穆斯林。什么才叫有信仰呢？心中有真主，每天做五拜，才叫有信仰，做不到这些，就不能

算有信仰。” 

在非现代性社会，宗教知识和习惯在回族家庭的传递主要依靠家庭代际教育和家庭集体宗教

实践，纸质媒介乃至电子媒介弱化了家庭的作用，也使得专家系统（宗教著作的作者等）的作用

越来越显著。可以说正是专家系统塑造着如今的关于伊斯兰的知识体系，将“信仰的穆斯林”和

“生活有伊斯兰教传统的族群”区分开来，即把穆斯林和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析分开，而只有

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的具有虔敬信仰的人才能被称为穆斯林，成为穆斯林的“门槛”被专家系统

抬高了。正因如此，“自己是不是穆斯林”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2. 对象征体系的依赖。现代性社会之所以能够到来，与“脱域”机制有着直接联系。“脱域”

机制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将能够从地域性关系中解脱出来，也意味着个体将与越来越多的差序

格局之外的陌生人打交道。新的社会关系是难以预测的，而信任是难以建立的，对生活习惯受到

宗教规训的穆斯林或回族而言，就更加需要一个值得被整个群体所信任的概念出现。“清真”就

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抽象概念的出现为穆斯林或回族群体在陌生的社会关系中仍然遵守宗教教

义提供了可能，也使得“清真”成为一种被依赖的知识体系，甚至成为回族认同的核心（孙雨，

陈纪，2016）。 

现如今汉族的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警惕所谓的“清真泛化”现象，实际上，出现这种现象与

穆斯林群体呈现个体化趋势、穆斯林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愈发减弱有着直接联系。 

（二）抽离家庭与嵌入学校：社会化作为自致的契机 

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关注个体自身的社会性究竟是谁塑造的。个体成为自身生涯的规划者，

而教育则开启了自我发现与自我思考之路，个体成为自我反思的主体，而社会流动使人们得以建

立独立于传统网络之外的网络，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宗教环境中，现代社会

要求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和决定，尽管在反身现代化社会中阶级差异和家庭联系依然存在，但它们

逐渐成为个体生涯规划的背景，而不是其决定因素（张爱华，2011）。在本文中，笔者也希望证

明离开家庭并接受教育，也就是从家庭生活中抽离并嵌入进学校教育体系中，是个体反思先赋身

份和寻找自致身份的开端。 

在我的叙述之中，我也反思了家庭对自己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首先，关于回族和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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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词、生活禁忌、价值观等等都是通过家庭教育的形式灌输的。尽管其不一定被自己理解和内

化，但它们，尤其是生活禁忌，却成为了对日常生活规训的一部分。其次，仅仅在家庭生活之中，

我并不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人是不同的，或者说并没有机会和家庭之外的同龄人有一个对

比。认同理论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对比产生边界，边界产生认同”，这样一来，在家庭生活之

中我甚至都不会意识到有认同这个问题。 

家庭，尤其是父系家庭，对生活在回族聚居区的回族青年的先赋身份的形成同样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Y 同学是我在学校打球时认识的“球友”，一次打完球去吃夜

宵的途中无意中也了解到他是回族人。不过，虽然他户口本上的民族一栏填的是“回”，但他并

没有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伊斯兰教的生活习惯（接受访谈时他正在吃一盘猪肉韭菜馅的饺子）。他

在回溯自己的成长史时说： 

“我现在并不是很管吃不吃猪肉，也不是因为我把伊斯兰教和回族分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

小时候家里也没有管得很严。我的爸爸是汉族，妈妈是回族，而我姥姥也是汉族，所以我们家一

直以来都不是过得那种很‘伊斯兰的’生活。尽管我妈妈在我小时候还是会说一下我，比如说你

吃了猪肉以后，死了就不能上天堂啊之类的，但她现在也不说了。虽然她现在仍然不吃猪肉，但

她也不会戴头巾了。” 

可以看到尽管 Y 同学虽然生活在回族聚居的地区，但他的先赋身份的形成仍然主要受家庭

的影响，也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受到地区文化或回族身份的影响而被赋予穆斯林的先赋身份。 

而显而易见的，离开家庭并进入学校是个体开始反思先赋身份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节点。个体

第一次可以长时间的观察周围同龄人的生活习惯了，而直观的与周围人的比较就是在学校中产生

的。对我而言，我在刚刚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后（进入幼儿园）便发现自己是“特殊”的，因为基

本上都是家里给送饭、吃食堂的包子不能吃馅儿、即使家里不送饭也只能在吃老师规定我“能吃”

的菜。“能不能随意吃东西”就成为了最早被我意识到的与周围人的边界。而随着接受学校教育

的知识日渐增多，尤其是关于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知识日渐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我就不得不开

始反思由家庭赋予我的有神论的伊斯兰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以及反思与伊斯兰教价

值体系密切相关的先赋身份。 

现代社会之中，广泛发展的个体之间的纯粹关系使得“信任”不再产生于多年的相知或外界

的准则，而是基于自己做出的“对方值得信任”的判断，在功能良好的纯粹关系中，每个人都是

自主的并且确信自身的自我价值（吉登斯，1998）。自信是信任的基础，个人能够在纯粹关系中

寻求自我认同的因素。然而，由于此时家庭提供的先赋性因素并不足以为个体提供一个“自信”

的身份，那么个体就不得不转而向学校和日常生活交往寻求新的因素以获取自致身份。这一个过

程可以和个体化理论中的“自我文化”现象相对照。作为一种宣扬“为自己而活”的文化，“自

我文化”现象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家庭、邻里、宗教等因素对个人自我认同的影响程度，使得个体

既有机会摆脱“先赋身份”，又要积极地从日常生活经历中寻找新的因素以自致为新的足以自信

的身份。 

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回族青年更容易对来自家庭的先赋身份产生质疑，因为他在学校

中是彻彻底底的“异类”，仅仅只是在学籍登记表的民族一栏填上“回”字就足以招来全班人好

奇的眼光。由于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并没有详细介绍任何一种宗教，但都提到了关于伊斯兰教

不能吃猪肉的禁忌，以及老师在讲到这一部分时往往会提到回族人就是不吃猪肉的，这样一来类

似于“你真的从小到大都没吃过猪肉吗”、“猪是你们回族人的祖先吗”、“你吃了猪肉是不是要洗

胃啊”、“食堂卖的早饭里有猪油怎么办啊”等出于对这一禁忌的好奇而产生的疑问就不绝于我的

耳了。在这些“尖锐”的问题面前，我更是无法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产生自信了。而生活在聚居

区的回族青年，则会因为班上同学基本都是少数民族或大家对少数民族都司空见惯了而不会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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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类的问题。Y 同学说： 

“我们因为在银川市区嘛，其实一个班上也没有很多回族，还是汉族占主要，五六十个人的

一个班里回族也就五六个人吧，但其他人并不会觉得回族或者少数民族就怎么怎么样啦，因为大

家都见得多了，没有什么值得好奇的。” 

综上所述，家庭对个人先赋身份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从家庭到学校的“抽离-

嵌入”过程则是个体寻求自致身份的开端。在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和现代性带来的纯粹关系的广

泛发展的影响下，个体得到了发展“自我文化”的动力，而这一动力驱使个体去从家庭之外获取

组成自己身份的因素。 

（三）族性自致：自主的知识建构身份认同边界 

当现代性之下的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和历史形成一种知识体系，并且围绕这种知识体系

还产生了新的边界之后，影响身份认同的新因素就源源不断的产生了。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伊斯兰

极端势力发动的暴力恐怖事件经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后，逐渐形成了一种穆斯林就等于恐怖分

子、伊斯兰教是邪教的认识体系。每一次的暴力恐怖袭击发生后，各地几乎都会发生“排穆”的

浪潮，比如美国 911 事件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排斥穆斯林移民的事件。 

就国内而言，走向保守的穆斯林群体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所倡导的文化归于一统是不相符合

的。虽然中国的回族知识经验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曾提出过改革回教以适应中国建设民族国家

的趋势，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因为汉族精英们对回族生活习惯的污蔑和攻击而夭折。这种社会偏见

致使回族开始思考自己与汉族的差异，甚至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别于汉的特殊的民族共同

体（王珂，2016）。如今，这种社会偏见仍然广泛存在，而在智能手机更加普及、自媒体遍地开

花的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里变得更加严重，各地发生的民族矛盾在网络大 V 的加持下被有导向

性地描述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冲突，甚至是伊斯兰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侵略。于是就产生了

一种伊斯兰是外来的、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邪恶”文化的认知体系。边界就这样诞生了，认可

上述知识体系的人会在这一知识链的指导下排斥、攻讦与诋毁伊斯兰文化，进而排斥与攻讦回族

等少数民族，而不认可上述认知体系的人则会在社会偏见和语言暴力之下做出回应。笔者认为这

个过程可以被形容为“冲击-反应”。 

当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排山倒海般的对穆斯林的侮辱、攻击时，尽管并不完全认可自己是穆

斯林，但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并希望能反驳这种对穆斯林的不公平的建构。此时我心

中的穆斯林形象则是来自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家庭，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来反驳对伊斯兰和

穆斯林的“错误”看法。我并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伊斯兰教，但我心中仍然会产生“什么是伊斯

兰和穆斯林”的观点，这就表明了我仍然会在建构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向独特的家庭生活经验寻求

支持。此外，进入大学后，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介绍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资料，尽管阅读这些资料

的动机是回击质疑和攻击，但这确实使得我觉得自己离伊斯兰更近了。最后，为了向周围人展示

穆斯林不等于野蛮人和恐怖分子，我得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穆斯林”，在此指导下的实践就着

重于突显自己民族在生活习惯上的边界，比如只去清真餐厅就餐，在古尔邦节等节日在社交平台

上转发节日祝福，甚至拒绝过汉文化的节日。这就完成了族性自致。 

我的经历并非是特殊的个案，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传媒系统共同使得回族族群里的个体能够

获取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而如今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不公的建构所造成的影响也经由社交

平台放大，所以这条发端于嵌入现代教育体系，形成于在外界压力下获取知识和改进实践的族性

自致道路，是具有代表性的。 

 

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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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回族青年个体将“族性”作为一个问题的，是现代性社会之下的

个体化、全球化以及新世纪的信息革命。个体化使得回族个体得以脱离家庭或社群而进入新的由

纯粹关系组成的现代社会，或者说个体化社会，而个体化社会的自反性特征使个体意识到自己的

身份并不是先赋的，而是需要自致的，所以产生了反思自己先赋身份的主观动机；而在全球化之

下，回族青年不仅获得了解伊斯兰世界的机会，并且在与伊斯兰世界的交集中产生了对什么是“真

正穆斯林”的基本概念，并以此反思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最后，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

下，信息传播呈现扁平化和去时差化，这样使得全世界发生的诸如恐怖袭击、地方保守主义抬头

等事件成为对回族个体的新的冲击，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超越地域和时区限制的新的认同边

界，以及围绕着边界的认知体系，导致了大众传媒对伊斯兰、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污名，并使得回

族青年被迫将反思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作为对全球化冲击的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保守的回归式的族性再致，是个体自觉的、主动的实践，是其实

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回族青年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先赋身份区分开来，在个体化社会

中主动寻求能够构成自身身份的因素，而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和族群。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实

践过程中主动尝试了摆脱原生体制，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是符合现代性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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